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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还 麻 麻 亮 时 ，早 起 的
农人 便 心 急 地 朝 东 边 张 望 ，
天际 间 透 出 几 道 微 微 的 红
光。又 是 个 大 晴 天 ，农 人 在
心里 忍 不 住 犯 愁 ，持 续 四 个
多月 的 干 旱 还 得 再 旱 下 去 ，
这老 天 该 不 是 瞎 了 眼 吧？自
收完 麦 开 始 ，天 就 晴 得 异
常，三 十 几 度 的 高 温 打 一 登
场就 没 有 歇 过 ，到 现 在 地 里
还是 硬 生 生 的 麦 茬 子 ，挖 土
二尺 也不见湿气 。

方圆 几 百 里 都 不 见 有 雨
的迹 象 ，地 焦 得 直 冒 烟 ，连
草也 长 得 十 分 单 薄 ，埂 头 出
奇的 干 净 。老 梧 桐 树 没 精 打
采地 坠 着 叶 片 ，片 片 写 满 厚
厚的 灰 尘 ，偶 尔 有 过 往 的 飞

鸟，也 懒 得 叫 一 下 ，四 周 一
片寂 然 ，大 自 然 迷 登 登 地 睡
了一般 。

只有 谁 家 不 知 倦 的 小 公
鸡跳 跃 在 稀 松 的 藤 下 ，想 觅
几条 小 虫 儿 ，努 力 了 大 半
天，失 望 地 啄 几 下 地 ，悻 悻
而走 。狗 张 大 嘴 巴 ，蹲 在 荫
凉处 伸 长 舌 头 ，大 口 大 口 地
吐着 热 气 ，好 容 易 歇 过
劲来 ，又 不 知 深 浅 地 对
着太 阳 狂 吠 不 止 ，直 到
累得热汗淋漓 。

一堵 围 墙 里 ，高 高
低低 地 长 着 些 苹 果 树 ，
鸟蛋 大 的 果 子 涩 涩 地 挂
在枝 头 。穿 红 裤 头 的 孩 子 看
看四 下 没 人 ，猴 样 灵 巧 地 蹿
人果 园 ，急 急 地 摘 下 一 个 大
的，又 匆 匆 地 返 回 。走 到 无
人处 掏 出 擦 干 净 ，大 口 一
咬，硬 硬 的 缺 少 果 汁 ，皱 着
眉头 嚼 了 几 口 也 没 嚼 出 个 味
道来 ，一 裂 嘴 吐 了 ，一 扬 手
把果子扔 了 。

村落 里 ，一 眼 不 深 的 水
井旁 排 满 了 水 桶 ，一 个 辘 辘
上下 不 停 地 咿 呀 着 吊 水 。今
年的 水 浊 了 许 多 ，村 民 们 边
抱怨 边 飞 快 地 把 水 往 家 里
挑，走 不 出 十 米 ，胸 前 背 后
的汗 衫 就 湿 出 一 大 片 。白 发
苍苍 的 老 村 长 叨 着 根 没 装 烟
叶的 旱 烟 ，痴 痴 地 想 明 天 要

叫上 几 个 壮 小 伙 ，把 井 往 深
掏掏 ，不然 今 年就够呛了 。

两道 窄 长 的 铁 轨 被 日 头
晒得 白 亮 亮 地 荡 着 银 光 。线
路上 净 生 生 的 ，惹 得 巡 道 员
老说 今 年 线 路 工 少 干 活 还 成
绩大 沾 了 天 的 光 。山 脚 下 转
弯处 的 报 道 房 里 ，报 道 员 开 圆
门窗 ，坐 也 不 是 ，躺 也 不 是 ，处

处都 热 ，只 好 死命 地在脸 盆 里
洗了 一 遍 又 一遍 。火 车 司 机 呆
在热 笼 似 的 车 头 ，浑 身 上 下 像
从水 里 捞 出 样 湿 透 了 。站 台
上，等 车 的 值 班 员 看 看 天 ，伸
舌头舔 舔 唇 ，才 一 会 儿 就有 油
亮的 汗渗 出 。

孩子 永 远 是快 乐 的 。他 们
在树 下 玩 着 拔 草 根 的 游 戏 ，跑

遍周 围 几 十 米 地 找 来
一大 堆 草 根 。互 相 比 试
着看 谁 的 眼 力 好 挑 下
的草 根 壮 。冷 不 防 ，有
个孩 子 叫 了 声：“下 雨
了！”其 他 孩 子 看 看 白
花花 的 日 头 ，说 那 孩

子在 骗 人 。只 有 那 孩 子 呆 呆
地望 着 树 上 ，又 有 几 滴 液 体
落下 ，掉 在 他 脸 上 ，小 手 一
摸湿 湿 的 ，稀 稀 的 ，凑 在 眼
前一 看 ，原 来 是 虫 子 在 树 上
尿了 。这 孩 子 也 不 恼 ，反 而
更加 痴 呆 地 想 ：如 果 真 有 老
天爷 的 话 ，那 老 天 爷 的 尿 就
该是 雨 了 吧 。孩 子 很 为 自 己 的

念头 高 兴 ，看 看 天 上 的 云 在
动，以 为 云 看 透 了 自 己 的 心
思，便 想 托 云 儿 告 诉 老 天 好
好尿 一脬 。

起风 了 ！最 先 感 觉 到 的
是楼 上 的 人 ，他 们看 见 树 叶
动了 ，纷 纷 逃 命 似 地 跑 下 来
想享 受 一 下 大 自 然 的 清 凉 。
风是 一 点 点 大 了 ，猛 地 一 片
落叶 下 去 ，砸 起 一 团 尘 埃 向
天空 直 刺 而 上 。人 们 欣 喜 地
看到 云 是 一 点 点 地 厚 了 ，喉
咙管 动 了 几 动 也 没 敢 喊 出
来，生 怕 吓 跑 了 好 不 容 易 堆
来的 阴 云 。就 这 么 眼 巴 巴 地
看云 来 云 厚 ，又 眼 巴 巴 地 看
云淡 云 去 。人 们 这 才 知 道 老
天又 和 人 开 了 个 大 玩 笑 。可
有人 说 这 是 大 雨 前 的 预 兆 ，
极富 耐 心 地 等 着 吃 过 晚 饭 ，
又等 着 看 完 新 闻 联 播 ，终 于
等到 天 气 预 报 节 目 ，预 报 员
说今 年 的 干 旱 是 建 国 以 来 最
大最 长 的 一 次 ，预 计 明 后 两
天的天气仍 以晴 天 为 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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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读到报纸上某大财团 管理人才招 考启事
之前 ，杨柳 是一家企业的 工人 。企业效益不好
杨柳 又没本事调动 ，便一直 窝得心慌 。好在杨
柳还 有 写作这个 爱好 ，这几年 竟磨炼 出 了 一个
青年作家 。唯一令杨柳 自 豪的 是他有一个好妻
子，又 漂亮 ，又 贤惠 ，对杨柳好得没法说 ，一
句话 ，两个人 的恩爱劲儿……啧啧……。杨柳
的妻 子 叫 依 依 ，这 让 杨 柳 老 是 想 起 “杨 柳 依
依”这 句 诗 ，觉得真是天作之 合 。但单位效益
不好 ，自 个 儿又没混个啥样子 ，杨柳便觉得一
百个对不起依依 。

. 正 在 这 时 ，杨 柳 就读 到 了 报 上 的 招 考 启
事。杨 柳 就 在 心 里 想 ：正 当 的 调 动你
们要 我 求 人 送 礼 ，这 招 考 该 是 个 公 平
的事 ，谁 也 不 求 谁 。这 么 一 想 ，杨 柳
就决 定 去 考 ，还 把 这 个 想 法 说 给 依 依
听了 。依 依 就 说：“算 了 吧 ，你 去
考，一 定 能 考 好 ，但 一 定 考 不 上。”
杨柳 就 问 是 啥 意 思 ，依 依 比 杨 柳 世 故
些，社 会 经 验 也 多 些 ，便 说 了 现 在 的
招考 是 哄 外 人 的 ，其 实 人 员 早 内 定
了。杨 柳 自 然 不 信 ，非 要 去 考 ，依 依
不好 再 说 啥 了 。

杨柳 果 然 考 上 了 ，他 的 分 数 最
高。看 到 自 己 的 名 字 排 在 榜 的 最 上

边，杨 柳 高 兴 极
了，　一 口 气 跑 回
家，搂 着 依 依 亲 个
不够 ，还 不 停 地
说：“这 下 子 好
了，调 到 了 新 单
位，我 们 的 生 活 就
是一 番 新 景 象
了。”依 依 小 心 地
说：“你 不 要 高 兴
得太 早 了 ，还 要 面
试呢。”杨 柳 满 不
在乎 地 说：“怕 啥？肯 定
没问 题。”依 依 还 是 担 心
地说：“如 今 这 个 社 会 不
成样 子 ，我 看 你 还 是 提 点
东西 到 总 经 理 那 儿 去 意 思
一下。”杨 柳 好 象 根 本 没
听到 依 依 的 话 似 的 ，没 搭
腔。其 实 ，杨 柳 也 是 聪 明
人，但 一 是 家 里 困 难 没 余
钱，二 来 性 子 傲 ，弯 不 下
腰，也 就没 理 依 依 的 话 。

过了 几 天 ，面 试 的 时 间
过了 ，杨柳见没人通知 自 己 ，
就跑 到 人 家 人 事 部 去 问 ，人
事部 让 他 到 行政办 去 问 ，他
报考 的 是 秘 书 。回 答 说 没 他

这个 人 面 试 。杨柳 就嚷 着 要 找 总 经理 ，还 说 ，你
们说过 招考是公平 竞争 ，我考得最好 ，条件又 符
合；面试的 应 该 是我 ，如 今 没 有 我 ，你们 是不 是
作弊 了 ？我 是个 作家 ，你们若 不给 我一 个 满意
的答复 ，我就把这事捅 出 去 。办公室好几个人一
嘀咕 ，其 中 一个 就对杨柳 说 ，你不 要急 ，我让人
去查一下 ，看是不是把你漏掉了 ？过 了 一会 儿 ，
就有 人 让 杨 柳 面 试 ，过 后 ，就让 杨 柳 回 去 等 消
息。杨柳这一 等 又 是半个 月 ，通 知 终 于 来 了 ，说
是面试没通过 。杨柳 自 我感觉挺好的 ，如今却是
这个结 局 ，不满意 ，就又去找人家办公室 ，说 ，怎
么可能呢？你们总该给我个原 因 吧 。答 日 ：没面

试上 ，还要原 因 ？人 人都要原 因 ，那
还干 工 作 不？杨 柳 见 是这 个 样 子 ，
就威胁说 ，你们不说原 因 ，我就把这
事说 给 报 社 。这 次 办 公 室 的 人 却 不
怎么害 怕杨柳 了 ，干 脆不理他 。杨柳
没辙 了 ，只好 回家 ，气哼哼地把事情
的经过对依依说 了 。依依就说 ，你一
没关 系 ，二 没托 人 ，自 然 招 考 不 上 。
杨柳 又 气 哼 哼 地 说 要 把 这 事 捅 出
去。依依笑 了 ，说 ，你太天真 了 ，人家
让你考了 ，又让你面试了 ，是你没通
过，怪谁？听依依这么一分析 ，杨柳
才彻底地失望 了 。

依依 见杨 柳 没 精打 采 的 样 子 ，
就安 慰 地 说 ，不 要 紧 ，办 公 室 的 那
个主 任 ，我 认 识 ，我 去 说 说 ，一 定
行。杨 柳 见 依 依 说 得 这 么 肯 定 ，疑
惑地 问 ：你 是 怎 么 认 识 那 办 公 室
主任 的 ？怎 么 没 见 你 说 过？依 依
不言 传 了 ，杨 柳 一 再 追 问 ，依 依 才
期期 艾 艾 地 说 是 跳 舞 认 识 的 ，那
主任 对 她 挺 好 感 的 。杨 柳 一 心 要
跳槽 成 功 ，已 没 个 主 意 ，如 今 见 依
依说 这 话 ，心 里 一 百 个 不 愿 意 ，但
又不 愿 失 去 机 会 ，就 勉 勉 强 强 地

说：算 了 ，他 对 你 没 安 好 心 ，你 这 一 去 正 中 他
的下 怀 。杨 柳 说 完 这 话 ，就 抛 下 依 依 ，独 自 忙
去了 。

但是 ，不久杨柳却到大财 团办公室 上班 了 。
杨柳 心 想一定 是依依找过 主任 的 ，但两个 人都
不提这事 。两个人的生活果然有 了 些新景象 。日
子如 水 般 地流动着 ，看 似 不变 ，却又 时时在 变 。
只是不 晓得杨柳 和依依现 在 的 情况咋样 了 。有
人说 ，在城市的那条 江畔 ，在江畔 的 那青青杨柳
树下 ，有 个 男 人 常
常傻乎乎地吟着一
句诗：“昔 我 往 矣 ，
杨柳依依。”不晓得
这个 人 是 不 是 杨
柳，若 是杨柳 ，那依
依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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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刘 其 实 并 不 老 ，五 十 刚出
头，早 早 退 了 ，闲 着 没 事玩 股 票 ，
半年 下 来 没 赚一 分 钱 ，倒 给 小 偷
奉献 了 三 辆 自 行 车 。虽 说 三 辆 差
不多 均 属 于 他 那 一 辈 的 ，旧 得 不
值几 个 钱 ，但 毕 竟 是 他 赚 钱 的 运
载工具呀 ，没办法 ，老刘 去 旧 车市
场寻摸 了 一辆 ，三十块钱的 。

家属 院 知晓的人嘲笑说 ：“这
辆该 不 是 爹 字 辈 的 吧？”
老刘一脸认真 ：“爹字辈爷
字辈 的 咋？！贼娃子 不偷
就行 。何况这车虽 老 ，脚 力
行着 列 。我 是 从 旧 车 市场
骑回 来 的 呢！”

老刘骑 上这辆 自 行车
四个 月 了 ，果然没再丢 。但
却闹 鬼 似 地 丢 起 了 擦 车
布，一 丢就是五六块 ，好些
人都嚷 嚷 擦 车 布 老 丢 ，老
刘就 有 点 憋 不 住 了 。为 了
自己 的 车子而牺牲别 人的
擦车 布 ，有 些 人 真 瞎 透 透
了！

这天 ，老 刘 到 家 属 院
自行 车 棚取 自 行 车 ，意 外地 发 现
一辆跑 车 的尻座下塞着 他丢失 的
那块 蓝绒擦 车 布 。他 妈 的 终 于 来
了！老 刘 没 多 想 ，过 去 就把 那 块
擦车 布 给掏 了 出 来 。正 要 往 自 己
自行车 的尻座里塞 ，这时 ，他忽悠
晃一 下 脑袋 ，意 外 地发现 不远 处
家属 院的 几个长舌 妇 正往这边瞅
呢，且神 色有点不对头 。老刘 拿擦

车布 的 手 僵住 了 。大 脑 高 速运转起
来：这 几个人 刚 才一定看 见了 。塞不
塞？好 些 人 都嚷 嚷擦 车 布 丢 了 。塞
了，人家 会说是我叼的 ，但擦车布确
确实 实 是我 的 ，可 人 家 不 知 道 是你
的呀 ！老 刘 终 于 手腕 一转 ，假 装 擦
起自 行车 ，擦完后 ，老刘坦然地将擦
车布 塞 进 跑 车 的 尻 座 里 ，然 后坦 然
地骑车 出 门 。

一路上 ，老刘心里很不
舒服 ，但 想 着 想 着 又 想 通
了。就是 ，你说把擦车布拿
回来有什么 用 ，过几天还是
被人顺手牵羊叼走了 。那东
西，又不是股票 ，是谁不是
谁的能咋 ！自 己 只管用就行
了，让 别 人 给 咱 保 管 上 。
对，自 己 只管用 ，让别 人给
咱保管上 。老刘 为 自 己 的 想
法高兴不 已 ，决定 以后就这
么办 。

但是不 幸 的事情终于发
生了 ，，老 刘 的 自 行 车 又 丢
了。老刘气得有点发晕 ，驴
日的 贼娃子患 中 风了 ，三十

块钱的破车也偷呀 ！
好在老刘 经过一年来 的不懈努

力，终于在股市上狠捞 了 一把 ，以后
便洗手 不 干 ，凭 此 养 老 了 。当 然 ，老
刘偶而 也 出 去休 闲 休 闲 ，但不 是对
面的 电 影 院 ，就是 公 园 里 的 老 年 歌
舞队 ，路程都不远 ，均 无骑 车必要 。
于是 ，关于擦车布那点美 妙的想 法 ，
也就再没排上用 场 。

的工 程
（ 诗 ） 文/李 兆权

打通 地 脉

进退 自 如 的 是 我
钢铁 的 钻 杆

我苦 难 的 情 人
深锁 在 寒 武 纪 的 禁 宫
一千 年 前 相 约
在今秋

重逢

为此

我独 立 寒 秋
没日 没 夜 地打 井

或者 说

为我 所 爱
铺一 条

直达 铁 道

我浑 身 的 眼 泪 汗
还有 血

都毫 无保 留 地
洒在 上 面

从地 面 至 油 层

是我
一生 的 工 程

拜

佛

我对佛禅之 类 不感兴
趣，总觉得过于宿命过于
正统 ，凡事 皆 因果 ，很有
点说教的 况味 。我心喜随
意不羁 ，也 因 此不把佛 当
一回事 。

爬过 的 山 多 ，遇到的
庙多 ，看到的佛 自 然 多 ，
或笑或怒或喜或嗔或贤淑
或疯癫或正襟危坐
或莲花盘坐 ，我却
是左看右看横看竖
看怎么也看不 出 佛
形来 ，大概是我心
无佛 。

去年 十 月 独 自 一 人
去寺 庙 ，看 到 善 男 信 女
跪在 佛 堂 ，或 求 姻 缘 子
女或 求 幸 福 平 安 ，一 茬
茬的 人 ，去 了 又 来 ，我
唯独 自 站 着 ，忽 然 想 问
佛累 不 累 ，若 是 换 着
我，早 就 看 累 了 ，佛 却
毫不 理 会 ，依 然 一 脸 高
深莫 测 的 笑 。

人类 真 是 一 群 奇 怪
的生 物 ，心 中 有 期 盼 或
有希 冀 ，不 去 跟 自 己 的
同类 倾 诉 ，却 把 这 一 颗
虔诚 之 心 毫 无 保 留 地 交
付给 自 己 亲 手 塑 造 的 佛
像！

“ 笑 天 下 可 笑 之
事，容 世 上 难 容 之
人”，是写弥勒佛的对
联，很受 世人的青睐 ，
我又 弄糊涂 了 ，什么事

是天下可笑之事 ？什么
人又 是世上难容之人 ？
世人原来还有如 此无聊
之辈 ，自 己 的事放在一
边不 管 ，偏 笑 他 人 之
事；世上难容之人 多 是
大奸大 恶之徒 ，人人得
而诛之 ，你偏能容？是
非不分 ，黑 白 混淆 。这

样的 佛 ，不拜
也罢 ！

我的 奶 奶
也信佛 。尖 尖
小小 的脚蚂蚁
都不肯踩死一

只，听说某处的佛很灵 ，
便也 去拜 。那时母亲正 怀
着我 ，因 我 已 有了 两个 姐
姐，奶 奶便求佛保佑生个
孙儿 ，可惜
我还是一个
女儿 ！可 奶

奶依然烧香
念经 照信不
误，那份诚

挚委实让人感动 ！
也许人的心 中 真是要

信仰 点 什 么 ，才 不 致 无 所
依托 ，才 不 会 觉 得 空 虚
罢！尤 其是身 处现代的 人
们，追求个性和 自 我 ，人与
人之间 就少 了一份关心和

情感 的 维 系 ，多 了 一 份 冷
漠和 客 套 ，心 与 心 之 间 无
法贴 近 ，就 有 无 法 排 遣 的
寂寞 ，就 想 信 点 什 么 。其

实，只 要心 中 有佛 ，佛在
心中 ，拜 与 不 拜 又 有 何
妨？

只是 可 惜 了 我 奶
奶，一 辈 子 念 经 拜 佛 却
悟不 到 这 一 点 ，世 上 很

多事 情 都 是 这 样 ，太 沉 迷
了，反而悟不到它 的 妙处 。

佛也 说 ，求 人 不 如
求己 ，我 便 不 拜 佛 ，若 真
是要 拜 ，我 的 佛 也 只 能
是我 自 己 。

（ 陈 艳 平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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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城 新 姿
（ 诗 ） 张占 一

谁说 古 城 古

其实 ，古 城倒 像 个
时髦 的 少 妇 ，

城墙 ，一 条 腰 间 的 裙 带

凝练 而 俊 健

它的 边 沿 ，镶 嵌 着 黛 绿 翠 叶
清风 徐 来 ，纷 纷 扬 扬
悠扬 的 乐 曲 ，旋转 的 舞 步
踏出 了 一 环 、二 环

新开 劈 的 广 场

像展 露 的 胸 花
镶珠 嵌 玉 ，素 雅轻盈
错落 的 商 厦
忙着 化妆 ，抹 上

浓淡 相 宜 的 修 饰 眉 眼

长街上 的 霓 虹灯

喧器 着 描 红 画 绿
乳白 色 国 际 贸 易 大 厦
秀色 多 姿
婷婷 玉 立 在 街 头 ，
向大 雁 塔

夸耀 着 现代化 的 容 颜
登高 到 旋 转 的 顶层

也许 比登 上塔 尖 更 风 采

今有 岑 参 ，也 会 写 下
“ 下 窥 指 高 鸟

俯听 闻 惊 风 ”

情溢矿山
——记《唱支 山 歌给党听 》词作者姚筱舟今与昔

1 997年5月 9日 ，这_天在
姚筱 舟的记忆 中 ，是一个值得
纪念与难忘的 日 子 。那天晚上
八点 ，他珍藏在心 中 整整34年
的企盼 ，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
上的 “上海 电视广播大厦 ”四
楼演播厅舞台上 。应上海 东方
电视 台 之 邀 ，他 参 加 第 17届

“ 上海 之 春 ”音乐会开幕式 ，
见到 了 上海著名作 曲 家 朱践耳
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。一家
报社 记 者 风 趣 地 说：“这 一
天，是一支歌 串起来 的三个人
共同 的 节 日。”这 支歌 ，就是
由姚筱 舟作词 ，朱践耳谱 曲 ，
才旦卓越玛演唱 的 《唱 支 山 歌
给党 听》，这 支 歌 唱 遍 了 全
国，经久不衰 。

姚筱 舟 是 铜 川 矿 务 局 近 6
万名 职工 中 的普通一 员。1955
年到1983年在焦坪煤矿工作 ，
1 984年 调局报社任编辑，1992
年冬离休……

省铅 山 县 人。1949年 4月
下旬 ，年仅16岁 就读于铅 山 中
学的 他 ，立即投 笔从戎 ，上过

解放军军政大学。1951年 冬 ，
又随部队高 唱志愿军战歌跨过
鸭绿江 ，直到实现停战 ，才凯
旋归 国 。不 久 ，就 转 业 到 陕
西，先在 商洛石棉矿 ，后调铜
川矿 务 局学 习 采矿技术 ，并被
分配到焦坪矿任 采矿技术 员 。
1 957年 1月 8日 的 一次 火灾事故

后，姚筱 舟受到 了 处分 ，由 技
术员 变 了 采煤工 。也还 是 由 于
他当 了 工 人 ，才逐步地 了 解了
矿工 爱 上 了 矿工 。他说：“我
认为矿 工 是最可爱 的 人 ，他们
牺牲了 自 己 应 该享受的那部分
阳光 ，把脏 、险 、苦 、累 留 给
自己 ，把 光 、热 、乐 、笑 贡献

给人 民。”他记录下了 许 多 矿
工编 的 “顺 口 溜 ”和歌谣 。于
是就产生了 写诗的 冲动。1960
年的 初春 ，他终于写成了 《唱
支山 歌给党听 》这首三段十二
行的 小 诗 。投 寄 到 《陕 西 文
艺》后 ，很 快 被 发 表 ，后 被

“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”编 汇 在

《新民歌三百首》一书中 。
姚筱 舟 在 焦 坪 矿 28年 ，

的确 像 一 颗 无 名 小 草 那 样 经
历了 风 霜 雪 雨 ，酷 暑 寒 冬 。
主要 原 因 是 他 的 “出 身 不
好”、“社 会 关 系 复 杂”。
在那 以 “阶 级 斗 争 为 纲”的
年月 里 ，他 就 很 容 易 地 被 划

人“内 控 人 员 ”之 列 。希 望
和追 求 ，使 受 过 伤 害 的 生 命
终于 战 胜 了 厄 运 。他 放 下 手
中的 笔 ，却 没 有 放 弃 对 知 识
的渴 求 。由 于 他 与 矿 山 有 切
不断 的 情 丝 ，和 矿 工 有 解 不
开的 情 结 。在 他 重 新 获 得 拿
起笔 的 权 利 不 久 ，就 全 身 心

地投 入 到 讴 歌 矿 山 与 矿 工 的
创作 中 去 。他 与 其 他 几 位 同
志一 起 编 写 了 《霸 王 窑 》与

《 矿 工 恨 》两 本 矿 史 。他 写
的《星 星 啊 星 星》（江 通 谱
曲），荣 获 山 西 “煤 乡 之
春”优 秀 歌 曲 奖 ，并 被 电 视
艺术 片 《乌 金 花 》选 为 插 曲

之一 。他 写 的 《一 杯 茶 一 杯
酒》（吴 崇 生 谱 曲 ）被 煤 炭
部摄 制 的 安 全 电 视 艺 术 片

《 祝 你 幸 福 》所 选 用 。在 这
十几 年 中 ，他 为 铜 川 矿 务 局
参加 各 种 活 动 汇 演 写 了 约 40
多首 歌 词 ，还 写 了 《局 歌 》
和鸭 口 矿 、三 里 洞 矿 的 《矿
歌》。

辛勤 耕 耘 ，必 有 收 获 。由
于姚 筱 舟 文 学 创作 成就 ，陕 西
省作 协 、音 协 、企 业 文 化 研 究
会、音 乐 文 学 学 会 、中 国 煤 矿
影视 剧 研 究 会 等 吸 收 他 为 会
员。同 时 ，他 还 被 《中 国 文 艺 家
传集 》和 《中 国 当 代 艺 术 界 名
人录 》分 别 收 录 人 书 。最 近 ，陕
西省 电 视 台 《时 代 广 场 》又 为
他拍摄 了 专 题片 ，他 的 故 乡 也
把他编人 “上绕 名 人 录”。.

姚筱 舟 情 溢 矿 山 ，心 系 矿
工，用 笔 和 真 情 讴 歌 矿 山 、矿
工之 美 ，从 心 灵 深 处 追 寻 着 乌
金人 的 足 迹 ，讴 歌 着 新时代 光
明使 者 精 神 ，真 情地拥抱 着 变
革的 矿 山。（张 文 平 席 选 民 ）


